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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老鸭挂了电话，没多长时间，便
接到了飞龙的电话：“老鸭，我让他去见你，他
不想见你，要不这样，你现在过去将钥匙放在
咖啡厅背后的一个后门下。”
新的情况出现了。刘声涛立马让我将这

一情况向专案组领导进行了汇报。
我们立马调遣便衣布控了红岛

咖啡厅后门地带，行动十分隐秘，不
让猎豹看出有任何风吹草动的迹象。

按照飞龙的命令，老鸭将车钥匙
放到了指定地点，然后上了一辆由民
警装扮成出租司机的车离开了此地。

上了出租车后，老鸭按照专案组
设计的第二方案，给飞龙去电话对他
说道：“我的任务已完成，我要离开名
都回老家了。”
飞龙对他说：“你不能走。”“为什

么？”老鸭问道。“我说你不能走，你就
不许走。”从飞龙沉重低沉的声音，老
鸭已听出他在生气了。“那好吧，不走
就不走。”老鸭说了一句。

这时已经守候了三天却没有任
何收获的我们，心急如焚。省厅禁毒
局陈民局长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
“必需盯死货，不管谁来接货，我们都
要做好了‘老马守死狗’的准备。一定
要将猎豹抓捕归案。”
为了找一个理想的监视地，我和刘声涛

爬到红山咖啡厅后门对面一栋二层小楼通道
的窗口，这里视野辽阔，我们设计的两个重点
目标（咖啡厅后面毒贩取钥匙处为 !号、丰田
轿车毒贩取货处为 "号）在此都一览无余。
“钟语琳，你在这里监视，随时给我反馈

情况。”他说完便下楼去布置其他监视点。
夜深人静，看一眼手表，已是午夜一点。

突然间，我发现黑幕中的草丛中一个黑色人
影动了一下，定睛看时又没有了动静。“在离
!号目标 #米左右的树荫中发现人影。”我立
马将这一情况短信给刘声涛。“知道了。继续
监视。”刘声涛回。几分钟之后，黑影再次出
现，并开始向咖啡厅后面靠近。我立马给刘声
涛发过短信：“黑影已接近目标。”“我已看
到。”接着我看见那个男人弯腰的动作，然后
消失在树荫中。
我举目将望远镜对准了 "号目标丰田轿

车。大约十分钟后，我看到黑影出现在离 "号
目标大约 "米左右的树荫中，我立马将他所
处的位置、方位告知刘声涛，并悄悄地下楼与
刘声涛等人会合。
那个黑影一直埋伏在树荫下观察着四周

的动情。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夜幕下那个幽灵
般的黑影终于出现在轿车旁。

只见他打开车门，迅速发动车
子，将车子向外驶去。可是，车子一
跑，他就发现了问题，车速很慢。原
来车子被刘声涛他们动过手脚。尽
管如此$他还是跑了一段路程。我们
的车紧紧跟在后面。恰在这时，公路
前方出现了一条横行的火车道。一
列火车正好从此飞速驶过，挡住了
他的道。无奈的他只能将车停下。民
警们冲了上去。

车中一个 %& 多岁一脸横肉的
男子将玻璃迅速摇上。“开门。”刘声
涛大声地叫道。那个男子不开门。
“不开门，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了。”刘声涛边说边冲上去用早准备
好的钉锤对准车窗玻璃砸了下去。
只听“噼里啪啦”一声巨响，车窗玻
璃碎了。队员们扑向那名男子。这个
被飞龙称为猎豹的 #号棋子终于落

入了法网。
这时，老鸭接到了飞龙的电话：“老鸭，猎

豹可能出事了，他怎么关机了？”老鸭说：“我
不知道。我已离开明都市，快到楚雄了。”飞龙
十分关切地对老鸭说：“你赶快去澳门躲躲，
然后去香港。猎豹可能是因用人不当出事了。
“好，我听你的。”老鸭说道。从飞龙与老鸭的
对话看，至此，飞龙还没有怀疑老鸭。这头，审
讯猎豹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跨越海洋，在菲律宾布控的陈仪局长第

一时间得到猎豹成功抓捕的消息，他立马通
报菲律宾禁毒委，菲律宾警署立马开始大搜
捕行动。可是狡猾的飞龙突然消失得无影无
踪。在菲律宾警方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将飞龙
抓捕归案。
震惊世界的跨越三国的“'·!(”大案终于

告捷。这一仗打得既漫长艰辛又十分漂亮。因
此，刘声涛立了一等功，而我呢也立了二等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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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我们沿着
淮海路慢慢地走着。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
“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并
不意外，《梁祝》和《西厢记》是我们当年参加
总政时回上海演的，想必是黄宗江请他去看
了。交流艺术是最好的开场白，能让我们彼此
都不觉得拘谨，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
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马
上滔滔不绝：“我觉得祝英台这个人物不同
于一般的古代女性，她敢于女扮男装去求
学，并且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这种想法和
行为即便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勇敢的。你的
祝英台，活泼热烈的感情，我觉得表现得还
不够，表演上不够放得开。另外，化蝶的舞蹈
身段设计得有些简单，中国的《梁祝》和莎士
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双双殉情的
悲剧结尾，艺术表现却不一样，前者写意，后
者写实，这其实是体现了东西方审美观念上
的差异……”

一席话让我有些吃惊，当时距离那次演
出已经五年多了，我自己都有些印象模糊，
他居然能记得那么清楚，他对祝英台的分
析，完全符合我心中的设想，而提出的意见，
也正是我一直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更重要
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眼前的这位居然没
有丝毫客套，开门见山有话直说，倒让我觉
得他十分坦率诚恳，没有那些让人厌烦的圆
滑世故。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

在卡尔登一起演出……”这下我愣住了，他
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
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
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
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
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
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
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
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

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
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
友”？我也谈了一些对他电影
表演的看法，我们不知不觉
沿着淮海路走了很远……
那次见面以后，道临开

始给我写信。我们俩工作都
十分繁忙，不是他去外地拍片，就是我离开上
海巡回演出，两个人能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通信成了主要的交流方式。道临的信写得多
而勤，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
又到了。每次看完我的演出，他都会写下观后
感，厚厚的一叠寄给我。书信往来如此频繁，
我母亲很快就察觉了端倪。母亲喜欢看道临
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
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
观众来信，其中也不乏表示好感的，因为信件
太多，我没有时间一一拆阅，一般都由母亲先
看，重要的再转给我。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所
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
了下来，凡是看到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
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碰到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如果晚上
我没有演出，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
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
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道临
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却丝毫没有受到宠溺，
必须严格按照作息表过着循规蹈矩的生
活。这养成了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性
格。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
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
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
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
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
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
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
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道临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
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掌控
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
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
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
书学习……这段被抛弃受孤立的日子，给他
的青年时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说起这些往
事，道临的神色也变得忧郁起来，我对他的经
历感到十分同情。


